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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喜欢大兴安岭了。特别

是这里的冬天，原始森林与皑皑白雪完

美融合，高大挺拔的白桦树和笔直的落

叶松直指苍穹，勾画出大兴安岭独特的

景致。如果我是一位作家或是一名画家

该有多好啊，那样就能描绘出这里的美

丽风景……”

傍晚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

洒在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莫尔道嘎大

队奇乾中队战斗三班班长陈振林微笑的

脸庞上。

陈 振 林 个 头 儿 不 高 ，来 自 广 西 玉

林。仅从外表来看，很难将陈振林与茫

茫大兴安岭联系起来。但跟随着这缕阳

光，当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会发现他

跟这片森林有着不解的缘分。

抵抗寒冷

2014 年 12 月 28 日，陈振林和战友

们一起从呼和浩特下车，三天后来到莫

尔道嘎大队。在大队稍作调整，就往奇

乾出发了。他不知道奇乾有多远，但他

看到，一路上全是雪，树上也挂着雪花。

他对大兴安岭是陌生的，对奇乾更

是一无所知。奇乾是内蒙古自治区额尔

古纳市的下辖乡，地处额尔古纳河畔、大

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腹地。隶属于大兴

安岭森林消防支队莫尔道嘎大队的奇乾

中队，不仅身处祖国北部边疆最前沿，还

守护着我国九十五万公顷唯一集中连片

的未开发原始林区。

“看，好深的雪呀！”

最开始，还有战友觉得新鲜，看着车

外的雪景兴奋得不行。

林子越走越深，天气越来越冷，大家

也变得越来越安静。“一路上全是雪，你

们睡觉吧，睡醒了就到中队了。”班长对

他们说。

虽然到达中队时，中队战友敲锣打

鼓迎接他们的到来，但陈振林却感到兴

奋不起来。来中队的当天晚上，他就失

眠了。不是怕苦怕累，在新兵连的时候，

他的军事素质算突出的，思想也算稳定

的，他就是怕冷。在呼和浩特的三个月

新兵生活中，他已经感受到北方的寒冷

了。因为空气干燥，他经常流鼻血。记

得刚到新兵连的一天晚上，他一觉醒来，

觉得鼻子里不对劲，用手一摸，湿乎乎

的，打开灯一看，手上全是血。在老家从

来 没 有 出 现 过 这 种 情 况 ，当 时 他 就 蒙

了。班长过来一看，安慰他说：“不要怕，

是空气干燥导致的流鼻血，一般不会有

大问题。”后来，班长不断跟他们科普一

些知识，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屋子里洒

点水，可以有效缓解干燥，还说在北方待

久了，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就不会再流鼻

血了。

那天晚上，陈振林满脑子都是老家

广西玉林，那里有望不到边的竹林、望不

到边的苍翠。玉林年平均气温二十一摄

氏度，四季如春，蓝天白云，碧水绿树，鸟

语花香，生机盎然。大兴安岭与玉林，是

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景。在老家的时候，

他当然无法想象大兴安岭冬天的样子。

“后悔吗？”班长问他。

“不后悔。”陈振林摇着头。

“这就对了。”班长微笑着说：“不用

想太多，就想着如何吃好、锻炼好，让自

己更加扛冻，不再怕冷了就行。”

“嗯！”陈振林点着头。

虽然陈振林怕冷，手上也长冻疮，但

他没有被眼前这点困难吓倒，他琢磨着

如何才能尽快融入这片林子，决不能让

这里的气候把自己打垮了。

在老家，数九寒冬，顶多穿件薄羽绒

服。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

双手暴露在空气中一会儿，就感到指尖

发麻，在路上走一会儿，双脚就冻得没有

感觉了。衣服要穿四五件，里面是保暖

内衣，然后是小马甲，再外面是件棉衣，

最外面是件厚厚的作训服。如果出房

间，还要裹一件绿色军大衣，还要戴棉手

套、棉帽子，穿防寒棉鞋。

冬天主要是体能、队列和擒敌拳三

个课目的训练。训练前，特别是体能训

练前，要脱掉作训服和棉衣。刚开始在

室外跑步时，总感觉呼吸跟不上，提不上

气，速度也上不来。看着陈振林在后面

跑，班长和老兵就陪他跑。跑着跑着，他

慢慢就适应了，不再感觉到寒冷了。

挑战孤独

对于陈振林来说，在大兴安岭的第

一个冬天真的挺煎熬的。除了寒冷的气

候，就是这里的孤独与寂寞。

“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陈振林

如此描述这里的生活。

这里空气清新，夜空明朗，有时候还

能看到流星。晚上还有熊瞎子（狗熊），

听说以前还有狼。见得最多的是狍子。

狍子外观上和鹿有些相似，冬天毛色为

灰白色至浅棕色，夏天的毛色为红赭色，

耳朵黑色，腹毛白色。狍子看起来很呆

萌，跑起来一蹦一跳的。

太阳能发电会受天气的影响，如果

太阳能没电了，只能靠发电机供电。但

发电机主要保障做饭和给锅炉抽水，而

不是照明，这时他们会用上手电筒。冬

天最怕锅炉出问题，锅炉坏了，或者锅炉

没水了，都有可能导致水管被冻住。于

是推煤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有时

一推就是一下午。如果小推车坏了，他

们就用简易工具提煤。

好在冬天的雪能给陈振林带来快乐

和希望，化解孤独与寂寞。小时候是多

么渴望下雪啊，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

人。可是他的老家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

气候，很少下雪。来到奇乾，他感到最欣

慰的，是可以长时间与雪为伍。在雪地

里跑步、打雪仗、堆雪人。无论走到哪

里，都是林海苍茫、雪岭冰峰、严寒雾凇，

茫茫雪景让人目不暇接。

他觉得最奇妙的还是雾凇。在林子

里行走，就像走进了一个奇幻世界，周围

的一切都似乎不真实了。树木几乎全都

看不出原先的面貌、品种，尽是一片雪

白。凑到近处仔细看，树枝上挂着的白

色是一片片雪花聚集在一起，厚厚的白

雪压着整棵大树。

大兴安岭的雪格外厚实。积雪牢牢

地扎根在这里，整个林子被重新雕刻成

另一番模样。无论夏天这里有多少种色

彩，只要到了冬天，就变成了清一色的白

色，远远看过去，晶亮一片。直到第二年

3 月底，林子里的冰雪才开始融化。到

了 6 月，林子又被染绿了。8 月底，重新

开始变得金黄。

从冬天到夏天，再从夏天到冬天，陈

振林感受了大兴安岭的美丽，也被夏天

的太阳晒得黝黑。如此循环往复，他慢

慢适应了大兴安岭的气候，也适应了这

里的宁静。

他们经常爬阿巴河对岸的那座山，

一直跑到“忠诚”碑石边上。那座山是中

队训练的模拟火场。跑步回来的路上，

他 们 会 在 阿 巴 河 大 桥 上 放 声 大 喊 ，这

时候山谷会回荡他们青春的声音。慢慢

的，陈振林发现，虽然自己的皮肤晒黑

了，但他不再怕冷了，也不再流鼻血了。

2016 年 9 月，他当兵两年了，家人都

觉得他会退伍，因为大兴安岭实在太远

太冷了，还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就等着他

回家。但是，陈振林选择了留队。

“你不是怕冷吗？”妈妈说。

“我已经适应了，我喜欢这里冬天的

雪，喜欢这里的宁静。”陈振林说。

2017 年，他被派去新兵教导队训练

新兵。回到中队后，他当上了班长。

特别是随着消防队伍改制的深入与

完善，他深刻感受到中队越建越好，训练

越来越科学，设备越来越先进，社会对消

防员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他更加笃定了

自己的选择。

走向火场

“我是一名消防员，对大兴安岭的热

爱不能只放在心里面，必须落实在行动

上，用手中的风力灭火机来体现。”陈振

林说。

2015 年 4 月底 5 月初，陈振林参加

了人生第一次打火。

赶往火场，常常要徒步行军。中队

里北方人居多，个头儿都高。陈振林体

格小，背着沉重的背囊，穿林子，爬山坡，

非常艰难。走着走着，他有点喘不过气

来，走不动了。

“行军都会有劳累的时候，但只要坚

持，就是胜利。”当时的中队指导员王永

刚鼓励他说。

指导员拉起他往前走，遇到山坡的

时候，就在后面推他。他坚持走了一段

路程，还是扛不住。指导员二话不说，一

把从他背上抢过背囊，放在了自己背上。

背囊一卸，陈振林顿时感觉轻松了，

但跟着队伍走了一段山路后，他再次感

到体力跟不上。指导员叫他原地休息，

并陪着他休息。看到自己掉队了，陈振

林急得想哭。

“不要怕，我陪着你。”指导员说。

“我不是怕，是觉得对不起中队，我

给中队丢脸了，拖后腿了。”陈振林说。

“你是新同志，锻炼一段时间后，会

没问题的，要相信自己。”指导员说。

其实指导员也挺累，已是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了。看到指导员累得不行，陈

振林就去抢他背上的背囊。

指导员有点生气：“你干什么！”

陈振林说：“不能再让您背了。”

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服从安

排，抓紧赶路！”

到达火线后，陈振林跟着班长，拿

“二号工具”清理火场。看到班长沉稳、

熟练地打着火，他既感动又佩服。

“这次打火回到中队后，我心里就有

了一种危机感。这时我才知道，热爱大

兴安岭，不是一句简单而空洞的口号，必

须要有真本领才行。”陈振林说。

于是，针对自己的不足，他加强锻

炼，包括体能训练和组合训练。白天跟

着中队一起训练，晚上熄灯之后，就自

己一个人练，不练到晚上十一二点钟不

罢休。一开始，他只能做二十几个俯卧

撑，因为坚持锻炼，半年后他一口气能做

一百多个。不光体能素质上来了，专业

素质也上来了。后来，他还参加了大兴

安岭森林消防支队组织的大比武。

当班长后，他明显感觉到当班长与

当普通消防员的不同。当班长更要善于

总结打火的经验，要善于传帮带。特别

是要立好规矩，分好任务，各司其职。支

队每个季节都要对他们的打火进行考

核，也就是一个模拟火场的考核，有中队

打火战斗，也有班组打火战斗。他是班

长，也是风机手，打火时要冲在前面。跟

在他后面的，是二号工具手和组合工具

手，主要协助他的工作。他吹火头的时

候，二号工具手要对火进行扑打。通俗

地说，就是一个吹一个打，他们要反复对

火线进行吹打。但每个火场情况不同，

如果水资源允许，就拿水枪灭火，不过这

在原始森林里一般难以实现。其他队

员，有的跟在他们后面清理火场、灭烟

点、挖隔离带，有的清理站杆倒木，还有

的背背囊、背宿营装备、背给养，进行后

勤保障。

印象最深的是 2019 年 6 月秀山林场

的那场打火。那天上午 10 点左右，他们

接到命令后，立即乘坐客车前往火场。

两 百 公 里 的 路 程 ，客 车 开 了 八 个 多 小

时。晚上 6 点钟左右到达火场，但火场

还不是火线。从火场到火线，都是原始

森林，没有路，机动车无法通行，只能徒

步行军。整理好装备后，他们便徒步奔

向火线。

从火场到火线大约十公里，他们走

了整整五个小时。当时走的是草塘沟，

路上一高一低，一深一浅。走的时候，磕

磕碰碰，有时一脚踩到沟里，有时一脚踢

到石头上。有时看着前面好像是一个小

山包，于是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但走过

去时，却一脚踩空了，重重地摔了下来，

连同身上背着的五六十斤物品。其实那

不是小山包，是落叶堆起的一个小包，下

面是空的。最怕的是灌木丛，长得非常

茂密，他们背着器材行走，经常会被它们

卡住，于是不得不侧着身子走。夜间行

军，最危险的还是走又高又陡的山坡，那

不 只 是 有 受 伤 的 危 险 ，还 有 坠 崖 的 危

险。所以夜间行军，他们走得很艰难，也

走得比较慢。

到 达 火 线 时 ，已 经 是 深 夜 11 点 钟

了。火非常大，烧红了天空。看着这场

景，陈振林感觉到了危险。很快，由他们

六名班长组成的攻坚组就冲到了火线

前，打起火来。其他队员负责清理火场

和后勤保障。当时还是用的老式灭火

机，因为火大，温度高，又背着机器打火，

机器被烤得烫手。他们虽然戴着手套，

但手套早已是高温，只得不断往手套里

灌水，进行降温。六个班长并不是同时

打火，而是三个班长在前面打火，三个班

长在后面给打火的班长降温，并轮流换

岗进行扑打。

那一次，陈振林他们遇到一个特别

粗大的站杆，烧得快要倒了。这时他们

需要预判，站杆会往哪边倒，会不会给扑

火人员带来危险。就在这时，他们的对

讲机响了，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

“有危险，站杆很可能倒向你们，赶紧撤

离火线，先回安全区域。”结果，站杆确实

朝他们这个方向砸了下来。原来，每当

打火时，不仅有打火员、指挥员，还有观

察员。当观察员预判到危险时，会通过

对讲机把信息传递给一线的打火人员。

他们就这样打了三天两夜，当火线

“扣头”、火势被成功控制住的时候，他们

兴奋地欢呼起来。彻底清理完火场后，

人便轻松多了，每个班也终于有时间做

饭了……

“我就这样喜欢上了大兴安岭，说不

清到底什么原因，也爱得简单而纯朴。”

陈振林告诉我说：“如今早已习惯了这

里的生活，平常会打打篮球，拉拉器械，

跑跑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周而复

始。这就是我在大兴安岭当消防员的真

实生活。”

但陈振林只是众多消防员的一个缩

影，只是浩瀚大兴安岭中的一个小小音

符。当我在数千公里的林子里来回穿

梭，切切实实地用脚步丈量过、用双手触

摸过、张开双臂拥抱过这片辽阔的苍苍

莽莽的森林之后，当我结束十多天的采

访，与奇乾、与大兴安岭渐行渐远时，我

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也感到了陈

振林他们坚守的价值与分量。

一代又一代消防员，在这片寒冷而

美丽的土地上默默付出、辛勤耕耘。他

们的选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训练，他

们的打火，都是那么充满理想而又贴近

现实。他们热爱自然，贴近自然，守护自

然，与动物，与植物，与夏天，与冬天，与

这里的一切和谐共生，他们用青春和行

动书写着对自然的热爱，更表达着对祖

国的忠诚。

上图为大兴安岭风景。

在大兴安岭，写下无悔青春
纪红建

在我的家乡，山西临汾的农村，乡

亲们喜欢把过大年说成：掀开岁月的

红盖头。

掀开红盖头，那是娶新娘子才有

的喜事。娶新娘子是成家立业的大

事，是一个家庭的大喜事。你看吧，掀

开红盖头的那一瞬间，新郎官、新娘子

在欢笑，父母亲戚在欢笑，左邻右舍在

欢 笑 。 若 用 个 词 语 来 形 容 ，那 真 是

——喜盈门。

在农村里，过大年不只是喜盈门，

而是喜盈村，喜气大多了！这不是一

家一户的大喜事，而是全村人共同的

大喜事。娶新娘子只是一家人的新起

点，过大年却是一村人奔向幸福生活

的新起点。辞旧迎新的日子，装满了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因此，当大

年来临的时候，红对联贴在门扉，红灯

笼挂在门楣，不待又一轮火红的太阳

升起，红火的爆竹就欢跳高唱起来。

那场景真真是掀开岁月的红盖头！

掀开岁月的红盖头，是要播种新

幸福，创造新光景。即使不乔迁新居，

也要让屋舍焕然一新。所以，过大年

的良好开端总是从打扫房屋入手，使

房屋旧貌变新颜。一年中，要论打扫

的干净彻底，非腊月这次莫属。屋子

里的东西，除了难以移动的面瓮、衣

柜，那些桌子凳子、被子褥子，统统都

要搬出去，就连瓶瓶罐罐、杯杯碗碗也

要搬得一件不留。这样大扫除就不碍

手，不绊脚，干起来利利落落。一气把

头上的顶棚、身边的墙体、脚下的地

面，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窗台、炕

沿、家门擦洗得一尘不染，再把散乱在

院子里的用具，该涮的涮，该擦的擦，

一件一件都清理好。随即一趟一趟、

不辞辛劳地搬进屋里，重新摆放。别

看重新摆放只是变换个位置，感觉却

像天壤之别。

家里院落收拾干净，预置过年的

衣食大事就迫在眉睫了。火炉燃烧了

一冬天，炉膛会有破损，做饭收不拢火

焰，需要重新泥过。炉灰积满了，掏干

净才透风。亮白的面粉早早就要准备

好，蒸年馍，包饺子，不只是自家吃，还

要招待亲戚朋友。用这面粉，给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蒸个层层摞高的枣糕

馍，恭祝老人家们福如东海，寿比南

山；用这面粉，给外孙外孙女蒸个圆环

中空的圐圙馍，保佑晚辈们平安健康，

茁壮成长。用这面粉包饺子，包除夕

夜阖家欢乐的那顿饺子，饺子白亮亮

的犹如一个个银元宝。

家里的女主人在炕上忙着飞针走

线。忙着纳鞋底，做鞋帮，老老小小都

要穿新鞋。何止是穿新鞋，棉袄要新

的，棉裤要新的，年景好时，新里新表

新棉花，里里外外一色新。以前手头

里不太宽裕，买不回新的也不怕，拆掉

旧衣服，洗净晒干，再行漂染，缝合起

来，看上去与新的一模一样。家家都

在忙，缝衣服，绱鞋子，忙得公鸡叫了，

还在忙。忙过了一年又一年，忙过了

一代又一代，直忙到除夕的年夜饭端

上桌来，一家人才能闲歇下来。吃得

其乐融融，喝得其乐融融，说得其乐融

融，其乐融融地陶醉在对一年丰衣足

食的欣悦中、对来年百事顺遂的憧憬

中。吃饱了，喝足了，夜深了，一家家

进入香甜的美梦里。

时光在飞逝，岁月在变迁。如今

乡村发展迅速，过大年的准备工作也

融入了时尚的手法。面粉不用自己

磨，豆腐不用自己做，衣服不用自己

缝，鞋子不用自己绱，年馍不必自己

蒸，油食不用自己炸，春联不用自己

写，只要进入超市，物品应有尽有，琳

琅满目。任你挑，任你选，选出你的最

爱。甚至，打扫卫生也不必自己动手，

一个电话相约，家政公司就会派人上

门，来者训练有素，干活利落，转瞬间

窗户变明了，几案变净了！

除夕晚上，阖家在一起吃着年夜

饭。电视上在笑，一家人在笑，笑着笑

着就敲响了新年的钟声，笑着笑着就

进入甜美的梦乡。正在梦里笑得舒

心 ，一 阵 噼 里 啪 啦 的 爆 竹 声 已 经 炸

响。谁家这样勤勉，早早拉开春节的

序幕？是早，该早，人勤春来早，祖祖

辈辈都在赶早，早早起，穿新衣，戴新

帽，蹬新鞋，走出屋子去给长辈拜年，

去给邻里拜年。一脚跨出家门，真是

迈进了新的岁月，村巷新得耀眼，耀眼

的大小院落，高低房舍，家家的门框上

都贴着火红火红的春联。

火红的日头映亮了火红的春联，

火红的春联映亮了屋舍村巷。走在村

巷里的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是崭新

的。这边早行的人笑着拱手拜年，那

边还有更早的，早已按捺不住澎湃的

心潮，架起鼓，擎起锣，双臂一挥，锣鼓

奏响，欢天喜地！在这欢天喜地的锣

鼓声里，狮子跳开了，竹马跑开了，旱

船划开了，秧歌扭开了，真个是龙腾虎

跃，气冲霄汉！似乎就在这一瞬间，大

地解冻了，草色遥看近却无；原野春浓

了，万条垂下绿丝绦。

新的一年带着新希望、新愿景，光

鲜了神州大地，山山水水、村村寨寨都

绽放出甜蜜的笑颜！

新
年
，新
希
望
，新
愿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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